2020税务稽查典型案例评析之四

摘要

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确实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应确认为其他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检查期间补正申报补缴税款是否影响偷税行为定性有关问题的批复》（税总函〔2013〕196号）的规定，定性偷税需要取得纳税人主观故意方面的证据。本案中，没有充分证据证明HZ公司未将上述无法偿付的债务确认为收入存在偷税的主观故意；故对该行为不定性偷税，而是依法对其进行纳税调整。
二、以发放工资、缴纳社会保险费等形式向股东分红，并在税前列支，导致少缴企业所得税，且未代扣代缴相应的个人所得税。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追溯期限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湖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如何确认违法行为连续或继续状态的请示）的复函》（国法函〔2005〕442号）规定，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中规定的违法行为的连续状态，是指当事人基于同一个违法故意，连续实施数个独立的行政违法行为，并触犯同一个行政处罚规定的情形。根据上述规定，HZ公司连续在数个年度实施偷税违法行为，应认定为连续状态，因此对于HZ公司2010——2018年的偷税行为，税务机关有权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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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HZ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偷税案

——隐瞒债务重组所得少缴税款

〔关键词〕债务重组虚假偿债虚列工资偷税

基本案情

一、检查过程
（一）数据分析，疑点浮现
2020年3月，税务总局驻重庆特派办成立专案组，对四川HZ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HZ公司）2010——2019年涉嫌少缴税款的案件线索进行检查。
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专案组坚持数据分析先行，深入分析HZ公司纳税申报、财务报表等数据。数据显示，2010——2019年，HZ公司年平均收人稳定在1000万元左右，每年均处于微利状态，结合公司申报纳税情况看，初步判定其收入来源于自有房屋租赁，经营业务单一；但公司每年管理费用近800万元，其中职工薪酬占比超过90％。如此单一业务的企业，怎么会有如此高额的人员支出？专案组怀疑企业可能存在虚列工资费用的问题。人检查人员分析财务报表时发现，HZ公司2010——2017年长期应付款金额均为1.4亿元左右，但在2018年末减少至5400万元，减少了8600余万元，而同期其他应付款增加8600余万元。检查人员认为，HZ公司可能未按规定将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确认收人，进而少缴纳了企业所得税。
（二）突击检查，固定证据
围绕上述两个疑点，专案组决定进行突击检查。2020年3月12日，1专案组调取企业2010年以来全部账册、凭证及其他相关资料，并就有关疑点询问了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财务负责人。
针对人员费用问题，财务负责人称，HZ公司早年从事国际贸易和实业投资，业务包括先进技术设备进口、“三来一补”贸易、投资有色金属冶炼、酒店餐饮等在内的多个行业；近几年，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业务萎靡，HZ公司主要以自有房屋对外租赁为主，偶尔有少量贸易业务；企业现有职工20余人，负责公司日常运营，包括房屋出租相关业务、贸易业务、财务核算、申报纳税等事务，职工中除两名驾驶员外，均为公司股东，因此，职工工资较高，为公司的主要支出。
针对长期负债问题，财务负责人称，2008年接管公司财务时，该债务就已存在，不清楚是如何产生的。由于债权人是关联企业，且股东高度重合，长期负债一直没有偿付。2018年，由于关联企业要注销，公司就将债务挂到了公司的股东名下，实际上没有任何实质业务。法定代表人则表示，该金额为虚挂数字，公司早年做贸易业务期间，关联企业之间往来频繁，日积月累便产生了大额债务。
显然，他们没有如实回答问题。就人员费用问题，HZ公司仅有一栋房屋出租，相关业务根本不需要20多人；就长期负债问题，关联企业之间即使股东重合，但也是独立的法人主体，相互之间巨额的长期借款不可能是资金往来频繁积累所致。专案组决定对调取的相关资料进行深入分析检查。
（三）查账分析，初现端倪
专案组首先对企业财务数据开展分析。一张名为“实发工资台账”的Excel表格进入检查人员的视野，台账记载的企业职工仅有5名，为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会计、出纳，月工资总额约3万元。而企业账簿资料附列的工资表中，职工有20余人，月工资总额近50万元。检查人员推断，企业可能有两套账，“实发工资台账”：可能是企业的真实工资表，企业可能通过列支工资的形式向股东分红。
同时，检查组人员结合电子账套与纸质账簿进行比对分析，基本厘清了企业长期负债的由来。早在2004年，HZ公司就承接了关联公司X国际贸易公司对A银行的债务，金额约3亿元。2005年，A银行对不良资产进行清理，将该部分债权进行公开拍卖。HZ公司的关联公司四川PH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PH公司）以1.4亿元拍得上述债权。Hz公司据此在账簿上将债权人由A银行变更为PH公司，在抵销部分与PH公司往来款后，长期负债金额减至1.36亿元。2014——2015年，Hz公司陆续偿付5000余万元，余额减至8600余万元。2018年，PH公司与Hz公司及其股东签订三方协议，约定将PH公司该笔债权无偿转让给HZ公司股东姜某某、李某某，HZ公司账簿上将该笔长期负债调账至短期负债，在“其他应付款”科目核算，债权人变更为姜某某、李某某。企业长期负债的来源已基本清楚，但问题随之而来，关联企业PH公司2005年低价拍得债权后，Hz公司长期挂账，HZ公司和关联企业PH公司股东高度重合，是否意味着不用偿还？据此推理，后续Hz公司的偿付行为是否真实；，PH公司无偿转让债权行为是否仅为了掩人耳目，这都将是下一步检查核实的重点。
（四）资金查控，做实证据
要解答上述疑问，掌握企业的资金流水情况是关键。专案组全面调取HZ公司及相关人员账户资金流水信息，对近十万条资金数据进行分析研判，将每月账上记载的虚假工资和账外实际发放的工资进行比对，并由出纳一一确认。很快，完整的资金链条浮出水面。
工资方面，HZ公司通过对公账户发放账簿上记载的工资，年支付金额约600万元；通过出纳李某个人账户向，“实发工资台账，列明的5人发放工资，年支付金额约40万元。检查人员发现，账簿所列支工资中，一名员工工资在工资总额中的占比，竟然与其所持公司股份占比高度一致。专案组初步判定，账载工资实际为分红，“实发工资台账”所载金额才是真正的工资支出。
长期负债方面，HZ公司账簿上记载偿还了债务，但是实际上款项并未付至PH公司，而是支付至无关联的第三方成都SD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D科技），SD科技当日将款项付至HZ公司出纳李某个人账户；李某又转至姜某某等20余名企业股东个人账户。经测算，20余名股东分别收到的款项也与其在公司持股比例高度一致，初步判断也为分红。至于PH公司2018年后续的无偿转让债权行为，资金流水上无任何体现。
（五）再次询问，真相大白
在取得上述证据后，专案组再次询同企业相关人员。面对检查人员——一展示的证据资料，被询问入最终如实供述了相关违法事实。
工资方面，Hz公司原有职工20余人，除两名司机外，其余均为公司股东。2010年左右，公司贸易业务全部停止，唯一业务为出租一栋房屋。为此，除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及财务相关人员等5人继续在岗外，其余人员均不再上班。股东下岗后，公司名义上继续为其发放工资、缴纳社会保险、缴纳住房公积金，实际为分配红利。在岗的5名股东除享受分红外，其实际工资、奖金等通过在账上列支往来款项等形式，将企业资金套出至出纳个人账户再进行发放。
长期负债方面，2005年Hz公司以往来款形式借款给关联企业PH公司，由PH公司购买A银行对HZ公司的债权。在抵销往来款项后，长期货债余额1.36亿元。2014年，HZ公司因转让一笔对外投资，取得股权转让收人5000余万元，公司决议分配给股东。为了少缴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Hz公司决定以偿还PH公司长期负债形式，将款项转至SD科技，再转至Hz公司出纳个人账户后分配给股东。事实上，Hz公司一直未偿还上述债务。2018年，鉴于HZ公司长期经营困难，无力偿付债务，PH公司决定豁免剩余债务8600余万元。为了掩人耳目，不确认重组所得，PH公司与Hz公司及其两名股东之间签订了《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将该笔债权转由Hz公司的两名股东享有，但事实上，该笔债务此时已经免除，HZ公司两名股东并不真正享有债权。，至此，相关违法事实已基本查清。此外，专案组还对Hz公司印花税、房产税等纳税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其2017年相关房产租赁合同未按规定贴花少缴印花税、2019年对外出租房产免租期未按房产原值计征房产税的违法事实。
二、案件事实
经查明，本案的主要事实如下：
1、企业所得税方面。一是未确认债务重组所得。2018年，PH公司免除Hz公司8635.32万元债务，Hz公司未对该收入确认债务重组所得。二是以工资社会保险费等形式分红。2010——2018年，H2公司以工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形式列支，实际是向股东分红，少缴企业所得税455.18万元。三是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未确认应税收入。截至2019年PH公司注销时，Hz公司仍欠其5022.76万元债务。PH公司注销后，该债务已无法偿还，但Hz公司未将其确认为应税收入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2．个人所得税方面。2010——2019年，HZ公司通过私人账户向21名股东支付工资、分红等，累计少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638.77万元。其中，2010年1月至2015年2月少代扣代缴318.26万元，2015年3月至2019年12月少代扣代缴320.51万元。
3．其他方面。2017年，HZ公司相关房产租赁合同未按规定贴花少缴印花税22.20万元；2019年，HZ公司对外出租房产免租期未按房产原值计征房产税26.86万元。
三、处理结果
经审理，税务机关作出如下决定：
1．对HZ公司债务重组业务和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进行纳税调整，调增应纳税所得额13658.08（8635.32＋5022.76）万元。
2．对HZ公司以列支工资、社会保险费等形式进行分红且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少缴企业所得税455.18万元的行为，定性为偷税；并处以偷税额0.5倍罚款227.59万元。
3．对HZ公司2015年3月至2019年12月应扣未扣个人所得税320.51万元的行为，处以0.5倍罚款160.25万元，并责令HZ公司补扣应扣未扣个人所得税（HZ公司2010年1月至2015年2月应扣未扣个人所得税行为已超处罚期限）。
4．追缴HZ公司印花税、房产税共计49.06（22.20＋26.86）万元。

案件疑难

一、关于无法偿付债务的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确实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应确认为其他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本案中，PH公司注销后，HZ公司所欠的5022.76万元债务已不用偿付，应按规定确认为应税收入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另外，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检查期间补正申报补缴税款是否影响偷税行为定性有关问题的批复》（税总函〔2013〕196号）的规定，定性偷税需要取得纳税人主观故意方面的证据。本案中，没有充分证据证明HZ公司未将上述无法偿付的债务确认为收入存在偷税的主观故意；故对该行为不定性偷税，而是依法对其进行纳税调整。
二、关于以工资、社会保险费名义进行分红的处理问题
本案中，HZ公司以发放工资、缴纳社会保险费等形式向股东分红，并在税前列支，导致少缴企业所得税，且未代扣代缴相应的个人所得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六条规定，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HZ公司变相分红的违法行为发生在2010——2018年，其中，2010——2014年的行为已超过五年的追溯期。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追溯期限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湖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如何确认违法行为连续或继续状态的请示）的复函》（国法函〔2005〕442号）规定，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中规定的违法行为的连续状态，是指当事人基于同一个违法故意，连续实施数个独立的行政违法行为，并触犯同一个行政处罚规定的情形。根据上述规定，HZ公司连续在数个年度实施偷税违法行为，应认定为连续状态，因此对于HZ公司2010——2018年的偷税行为，税务机关有权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案例评析

本案是一起以偿还债务、发放工资、缴纳社会保险费等名义向股东分红，利用债务重组偷运企业所得税的典型案例。税务机关通过查证违法事实、准确适用相关法规政策，最大限度挽回税款损失。以本案为鉴，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仔细研判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项目的性质
根据税法规定，工资薪金以及社会保险费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而分红不能在税前扣除。实践中，有的企业可能以发放工资、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名义进行分红，并将有关支出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以达到少缴企业所得税的目的。检查中应重点关注此类风险，通过核查用工合同、工资发放清单等资料，判定工资发放等支出是否真实、合法，对于不符合工资发放范围的列支，不允许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同时也要关注企业是否存在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等问题，防范税收流失。
二、关注企业债务灭失的税务处理问题
实践中，关联企业间相互免除债务，或债权人注销后债务人存在无法偿付的债务等情形大量存在，企业不计收入偷逃税款的情况时有发生。本案中，HZ公司与PH公司为关联企业，HZ公司未将债务重组业务和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按规定确认应税收入，导致少缴企业所得税的后果。检查中，应重点关注企业是否存在上述类似问题，防止税款流失。
三、根据违法行为的状态确定处罚追溯期限
违法行为的状态是否连续，直接关系处罚追溯期限的确定。按照法律规定，对于连续的违法行为，从连续状态结束之日起计算追溯期限。本案中，HZ公司2010——2018年偷逃企业所得税是连续的违法行为，税务机关依法对其2010——2014年偷税的行为也进行了处罚。对于非连续的违法行为，只能对追溯期限内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本案中，HZ公司的代扣代缴义务基于员工、股东纳税义务的产生而存在，不具有连续性，因此税务机关对其2010年1月至2015年2月应扣未扣个人所得税的行为不予处罚，只对2015年3月至2019年12月应扣未扣个人所得税的行为进行处罚。在税务检查和处理过程中，要关注违法行为是否连续，依法定性处理，确保税务执法的合法性、有效性。
